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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科普对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存在着人才稀缺、创新乏力、动

能不足等问题。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大幅提升了内容生产效率，为食品科普带

来发展机遇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颠覆性挑战同样需要关注。本文从多个方面分析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给食品科普

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前瞻性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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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foo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AIGC era
ZHONG Kai

（China Food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Foo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However， there have long been issues such as a scarcity of professionals， lack of 
innovation， and insufficient dissemination.  The boom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s a new productive tool，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content production.  While bringing opportunities to foo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 
disruptive challenges it brings also need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both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proposes forward-look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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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科学

认识和合理消费食品对于保障公众健康、促进行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普

工作侧重于提升科学素养、促使行为改变，食品科

普更是由于贴近生活而备受关注。但食品科普长

期以来存在专业人才稀缺、内容创新乏力、传播动

能不足、公众参与不够等问题，在层出不穷的网络

谣言和虚假信息面前更显得力不从心。比如某短

视频博主利用公众的恐慌情绪大肆炒作“海克斯科

技”“科技与狠活”，对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体系产

生污名化效应，而正统科普很难与这种夸张演绎抗

衡。同时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较低，谣言“免

疫力”严重不足。即使不考虑乐观偏差等因素，也

仅有 19. 8% 的民众认为自己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

食品安全相关知识［1］，因此食品科普任重而道远。

伴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

蓬勃发展，以大模型为基础的应用开始井喷，例如

以国外的 ChatGPT 为代表的文本生成、Midjourney
为代表的文生图、Sora 为代表的文生视频，国内也涌

现出阿里通义、百度文心、腾讯混元、华为盘古等诸

多大模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内容生

产模式，能否解决上述制约食品科普的老问题？又

是否会带来新挑战？结合实际工作中的一些思考，

本文提出了一些前瞻性观点，以期为未来食品科普

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启发。

1　AIGC给食品科普带来的机遇

1. 1　显著提升食品科普内容的生产效率

食品属于交叉学科，涉及的知识体系庞杂，因

此食品科普的内容生产往往需要团队协作或查阅

大量文献资料，否则很难全面把握内容的科学性。

如果需要以图片、视频、HTML5 或其他多媒体形式

呈现，则还需专门制作团队协助。内容生产的人

力、物力、时间成本较高，意味着生产量和生产效率

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尤其是在舆情应对和辟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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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前的内容生产效率远远跟不上谣言传播的

节奏［2］。

AI 工具在内容生产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潜

力［3］。利用其信息检索能力，跨学科、跨专业、跨语

言的知识可以迅速整合；利用其语言归纳能力，海

量文献中的核心信息、主要观点均可一键呈现。比

如 Kimi 可以在数秒内完成 10 篇中英文文献的阅读

并进行翻译、归纳和提炼，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

位到其中感兴趣的内容。AI 工具生成图片、视频和

各类代码的效率远远超越人类极限，目前不少短视

频创作者已经是批量生产模式，直播素材转化为数

十个或数百个短视频切片仅需要几分钟，且字幕、

音效、转场等均一应俱全。或通过文字生成和文生

图、文生视频工具的混搭实现过去需要完整视频团

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些迹象表明，未来食品科普

的内容生产门槛将大大降低，内容数量和生产效率

的瓶颈也将逐步消解。

1. 2　迅速补齐食品专家风险交流能力的短板

食品专业人员开展科普的一大挑战是风险交

流能力欠缺，比如缺乏深入浅出的表达能力，缺乏

对受众心理的把握能力，导致科普内容难以入耳入

心。本质上这是因为风险交流能力以媒介传播、社

会心理、公共关系、健康教育等专业知识支撑，食品

专家很难兼备，AI 则完全有可能突破这一壁垒［4］。

未来食品专家在创作科普内容时很可能只需

要提供内容主题或准确的核心信息，而将科普写

作、通俗表达、沟通技巧等交给 AI 进行润色处理，

目前已经有一些科普作者在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创

作。比如直接输入核心信息，由 AI 完成扩写。也

可以通过提示词指令（Prompt），让 AI 创建多个虚拟

助理，引导和启发一个没有写作经验的专家完成科

普内容创作。还可以用 ChatGPT、Kimi 和文心一言

等不同 AI 工具左右互搏、迭代修改。

1. 3　显著提高食品科普内容的穿透力

受众信息需求的高度个性化、传播媒介的分众

化以及算法驱动的流量匹配机制使得“大众化”的

食品科普内容必然缺乏穿透力，除了内容的主题以

外，受众的年龄、性别、民族、教育水平、收入水平、

阅读习惯以及地域、时间、应用场景、传播平台等差

异都可能影响食品科普内容的触达。

而 AI 的内容输出支持高度定制化［5］。比如可

以将预防毒蘑菇中毒的核心信息输出为适合初中

文化程度的云南老年男性的版本，也可以将同样的

内容批量输出为若干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版本，还

可以将这些内容按照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快

手等不同平台的内容风格进行匹配等等。由于内

容生产的数量和效率瓶颈已经基本不存在，理论上

完全可能实现“总有一款适合你”的传播效果，显著

提高食品科普内容的穿透力。

1. 4　与其他新技术一起提供无限可能

借助 AIGC 强大的人机对话功能，目前已广泛

用于人工智能客服、可互动的虚拟人视频直播等许

多领域［6］。只需将内容进行简单替换，这些应用场

景同样适用于食品科普，如若干食品专家的数字分

身可以 24 小时在线，由 AI 自动调用合适的专家形

象回答用户关于食品方面的任何疑问。

此外，当 AIGC 与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

应用相结合时，将为食品科普打开无穷的想象空

间。AIGC 的本质是通过外部设备采集用户需求，

经算法处理加工并输出结果。但外部设备并不一

定是键盘、鼠标和麦克风，输出结果也不一定是文

本、音视频等信息［7］。仅以穿戴设备中的智能眼镜

为例，当它识别到用户正在采集野生蘑菇的画面

时，能否马上提示风险？当用户在超市货架前出现

选择困难时，它能否为用户提供选购建议？这些应

用场景的拓展几乎有无限可能。

2　AIGC给食品科普带来的挑战

2. 1　食品科普内容进一步稀释

AIGC 颠覆了信息的生产方式，但它并未改变

信息的传播规律和消费方式。娱乐、猎奇、惊悚等

提供较强感官刺激的信息永远是用户更青睐的，能

够带来商业利益的信息永远是互联网平台更愿意

匹配流量的。在这个逻辑下，食品科普内容的生产

并不占优，在与其他内容竞争流量时依然处于下

风，比如目前 AIGC 应用最多的领域是娱乐内容和

直播带货。因此，当 AIGC 使互联网上传播的信息

规模以数量级增加时，食品科普内容在数量上虽有

增加，但总体上被进一步稀释是必然的，也导致用

户触达变得更加困难。

2. 2　AIGC 的信息污染和信息操纵

AIGC 多为预训练模型，而这背后是数以亿计

的人工数据标注，标注的准确性决定了最终模型的

可靠性。目前 AIGC 在处理科学信息时准确性并不

高，甚至会生成十分荒谬的内容［8］，根源在于人工数

据标注基本上是由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完

成，而他们并不具备从语料库中去伪存真的能力，因

此目前 AIGC 的科普内容必须由专业人员把关。

AIGC 也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中立，数据

标注者或 AI 研发企业的世界观、价值观、偏见等都

可能呈现在模型中［9］。如果数据标注者普遍认为

“食品添加剂不好”“0 添加更健康”，那么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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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或多或少呈现在最终的 AIGC 中。此外，如果

对语料库进行进一步的人工干预，“指鹿为马”是完

全有可能的，比如谷歌发布 Gemini 后，用户惊讶地

发现生成的华盛顿、马斯克画像均是黑人形象。

2. 3　AIGC 对原创科普内容的挑战

AIGC 是对海量语料库中的相关信息进行重

构［10］，可以理解为“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终极形态。

在 AIGC 的辅助下人类创作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但抄袭者得到的效率增益更大。有些 APP 提供一

键原创功能，将热门内容用 AI 重制即可通过原创

审核并发布，这意味着越是优质原创内容在抄袭面

前越吃亏。科普创作本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如果创

作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公众就只能吃到花

样翻新的“炒现饭”。

此外由于 AIGC 难以确保真实性，我国相关法

规要求对图片、视频等生成内容进行标识［11］，但具

体如何标识值得探讨。比如一个科普视频由专家

撰写文案，由 AI 完成配音和视频剪辑并标注 AI 生

成；另一个科普视频由 AI 生成文案，由带货主播口

播录制。哪一个更符合原创科普的范畴？哪一个

更容易获得消费者采信？

2. 4　AIGC 对谣言治理的挑战

食品及健康领域一直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在语料库存在信息污染的情况下，即使不加人工干

预，其输出的内容也会真假混杂［12］。而在利益驱动

和 AIGC 技术加持下，虚假信息和谣言更容易被制

造出来。反过来传播规律决定了谣言和虚假信息

的传播更广、更快［13］。因此这些内容更有可能被追

逐流量的人跟风复制和扩散。这意味着未来的谣

言治理必然面临更大挑战，尤其是阻断其传播的时

间窗口越来越小。

此外，AIGC 可以模仿甚至克隆特定人的文风、

声音、面容，进一步加大了公众识别谣言的难度［14］。

虽然已经出现了 AIGC 的检测系统，但这种矛与盾

的攻防终有一日会通过算法迭代催生出无法检测的

AIGC。届时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也将更为模

糊，而真伪判断对普通人而言将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2. 5　新技术将扩大数字鸿沟

AI 大模型的参数规模直接影响模型拟合的效

果，而参数规模与资金投入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只

有能够创造商业回报的 AI 工具和应用场景才能优

先获得资金投入。此外学习、使用 AI 工具也有成

本，这必然进一步加剧智能时代的数字鸿沟［15］。

食品科普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与商业利益

驱动的市场营销争夺受众，AI 时代这一根源性问题

依然存在，比如在数字营销领域 AI 早已被用来精

准广告投放和促成交易［16-17］。试想哪个食品企业会

在乎野生蘑菇中毒和家庭食物中毒？食品科普和

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政府资金支

持，可能难以享受到 AI 技术的红利。

3　对策展望

AI 浪潮势不可挡，如何走出“科林格里奇困

境”，在发展 AI 技术的同时如何加强相关伦理道德

规范、隐私和版权保护以及法规标准建设的讨论已

经很多，本文不再赘述［18］。这里主要针对食品相关

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提出几点对策展望以供探讨。

3. 1　加强对 AI的学习和应用

AIGC 已经带来一场技术革命，了解、学习、研

究、开发（包括二次开发）和使用 AI 工具将是各行

各业的必修课。目前的 AIGC 还是“术业有专攻”的

状态，但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通用人工智能将加

速到来，实现更强大的功能和更低的使用门槛。

食品相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应当充分认识

这一趋势，持续关注技术进展，开展必要的 AI 技术

培训并鼓励 AI 工具的应用尝试，比如文本生成类

AI 工具如何编写提示词、如何调试输出参数等。同

时还需要加强跨专业合作和资源共享，适当引入 AI
应用层面的专门人才，促进 AI 技术的合理应用。

3. 2　逐步夯实自主、可靠的底层数据支撑

预计未来食品科普内容在整个互联网信息传

播中的权重会持续降低 ，且其中绝大部分将是

AIGC，而人机对话可能成为科普内容实现有效触达

的主要方式。要想确保 AIGC 的科学性，数据质量

比数据量更为关键，因此要么从源头开始让食品专

业人员参与数据标记和训练，要么建设食品相关核

心语料库用于 AIGC 的校正。在建立核心语料库的

过程中，可以参考借鉴 Wikipedia、GitHub 等开源平

台的模式，并设定专业背景的准入门槛、同行评议

和持续更新的机制。同时还需要逐步建立完善

AIGC 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源上解决 AIGC 的信息污染和信息操纵问题。

尽管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并面对诸多现

实挑战，但如能实现理想目标，对于食品领域的传

播工作而言，将极大地净化整个网络空间。比如传

播平台或节点通过与核心语料库比对就能很快判

定信息真伪正误，错误信息和谣言就能很快被标记

并阻断传播［14］。

3. 3　更加重视公信力建设

无论传统内容生产还是 AIGC，从传播角度最

终都需要触达受众并被采信。实际上绝大多数受

众并没有真伪判断力，而是通过身份识别、动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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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判断作出是否采信的决策。在充斥 AIGC 的互

联网信息海洋中，受众更容易迷失方向，个人和社

会层面对可靠信源的需求将比以往更加强烈。

不仅权威机构、权威专家要更加重视公信力建

设，不同 AI 之间也会存在公信力之争。数据和算

法的透明度、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人工干预和数

据操纵都是影响 AIGC 公信力的关键因素，这也是

前文在提及核心语料库时强调开源、同行评议的

原因。

3. 4　锚定认知规律，持续开展受众研究

当前食品科普的传播效果不理想，普遍表现为

自说自话、入耳不入心，更无法落实到行为改变，重

内容、轻策略是根源之一［19］。AIGC 已经对内容生

产带来颠覆性改变，但人的认知规律以及由此衍生

出的社会心理学、消费行为学和传播学规律并不会

有颠覆性变化。笔者认为，在 AIGC 的辅助下，内容

生产很快将不再是核心挑战，而策略的重要性将更

为突出。无论科普内容的选题策划、内容表达和信

息投放都应以受众认知和行为研究为底层支撑，相

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块短

板也必须得到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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